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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
“

外来散工
”
的调查与分析

周 大 鸣

坛
本文是对广州外来人 口 中的一种类型— 散工 的调查与分析

。

首先描述 了一个

散工聚居和村落生活概貌
;

接着分析问卷调查资料
,

反映出散工 的基本情况
,

最后

就散工调查中的一些问题进行 了分析
。

本文的基本观点认为散工是顺应 了城市发展
.

的需要
,

是城市经济体 系中不可缺少的辅助部分
,

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
,

应该 改变对待散工不公平的态度和妥善处理散工所引起 的社会问题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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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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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所谓
“

散工
” ,

是指外来劳动人 口中从事各种
“

自由
”
职业的人

,

他们既无个体营业证件
,

亦非各类企业中的合法雇用者
。

他们从事的行当很多
,

大致可以分为两类
:

一类是以出卖体

力劳动为主
,

类似打短工的性质
,

雇主要求干什么就干什么
,

如搬运泥沙
、

砖瓦
、

挖土方等
,

许 在城市中修路
、

挖下水道
、

铺煤气管道时
,

包工头都临时雇用这一类人
,

可以说是劳动后备

军
。

另一类是手工业劳动者
,

干的行业比较单一
,

如木工
、

泥瓦工
、

修鞋
、

修自行车
、

弹棉

花等
。

散工分布广
,

移动性大
,

较难统计
,

总数是不小的
.

深圳市统计 1 9 8 8 年
“

三无
”
人 口

(大多是类似散工 ) 达 20 万
, ① 估计广州会大大超过这个数

。

在 1 9 9 1 年底至 1 9 9 2 年初
,

笔者组织人类学系 91 级的本科生 19 人
,

进修教师 3 人对外

来散工进行了调查
.

调查以组队方式进行
,

共分 8 组
,

按照调查大纲所列项目进行
。

调查采

取的方法是访谈法
,

结合问卷法
,

最后分组讨论和总结
。

访谈的总体样本共有 1 46 个
,

有效样本 82 个
。

问卷是开放式问题与选择相结合
。

本文是

在这些基础上写成的
,

因而其中凝聚了许多人的劳动
,

在此致谢
。

泳
、 一

、

问卷材料分析

(一 ) 做工的荃本特征

根据调查
,

散工的基本特征如表 1 :

从表 1 可见
,

散工以男性占绝大多数
,

尤其以 18 一24 岁
,

25 一3O 岁年龄组的背壮年为主
,

占 7 6%
.

主要原因是散工从事的是体力重
、

危险性强和脏的活
。

40 岁以上的全部是从事木工

弹棉花之类的手艺活 (在访间中没有超过 55 岁的 )
,

女性则主要是从事补鞋和卖食品
。

① 赵世利
、

张敏如
: 《深圳的人 口迁移与流动 》 , 《深圳大学学报 》 1 9 90 年第 1 期

.

该文中的
“
三无人口

”

指无固定职
业

、

无固定住所
、

无有效证件
。 “
三无人 口

”
中包 含了笔者所指的徽工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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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男
性别

9 2%

8%

年龄

1 8一 2 4岁

5 2一 3 0岁

3 1一 3 9岁

4 0岁以上

3 9

3 2

1 0

l 0

4 8%

28%

1 2%

1 2%

文化程度

不识字

小学 3一 6年

初中 7一 9年

高中 1 0一 1 2年

5

7 l

4 0

l 8

6呢

1 2%

49%

2 2%

声

家庭人数

3人

4人

5 人

6一 7人

8人以上

1 l

1 0

5 2

2 2

7

1 3%

1 2%

3 0呢

27%

9呱

尹

婚姻状况

年龄

1 8一 2 4

25一 3 0

3 1一 3 9

4 0以上

合计

已婚

l (3呱 )

9 (3 9% )

8 ( 8 0% )

9 (9 0铸 )

27 (3 3% )

未婚

3 8 (9 7% )

1 4 ( 61% )

2 ( 2 0呱 )

l (1 0% )

5 5 (7 6% )

由于以青壮年为主
,

所以散工的文化水平比较来说并不低
。

文盲仅占 6呱
,

而且多是 40

岁以上的男性或妇女
。

初中生几乎占了 50 %
,

但真正初中毕业
,

或高中毕业的人并不多
,

大

部是肄业
。

据我们的观察
,

他们大多可以阅读书报和简单的计算
;
偶尔有一二个人可以讲几

句简单的英文
。

对
散工以未婚的男青年为主占 67 %

,

在 18 一 24 岁年龄组中除一女性结婚外
,

其余都未婚
。

家庭人数
,

未婚的与父母及兄弟姊妹一起计算
,

家庭人 口以 5一 7 人为最多
,

达 57 %
,

8 人以

上的家庭占 9铸
。

(二 ) 散工从享的工作种类 (见表 2)

散工从事的工作非常杂乱
,

很难归类
,

有的散工干脆回答
“
不知道干什么

,

反正是有啥

子就干啥子
。 ”

所以分类 中列出这一项
,

实际上这样 回答的人最多
,

也较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

工作状况
。

许多散工是一早就出去
,

二
、

三人一起在路边树一块牌子 (用砖
、

瓦
、

纸壳等 ) 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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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.

有啥就干啥

2
.

扭运

3
.

运泥沙

4
.

推车

5
.

装修

6
.

补鞋

7
.

弹棉花

8
.

建筑工

9
.

维修工

1 0
.

木工

1 1
.

油漆

2 1
.

修单车

13
.

捡破烂

1 4
.

卖盒饭

15
.

卖大饼

6 1
.

卖发票

17
.

收购证券

8 1
.

挖土方

1 9
.

姆米花

2 0
.

其它

t

.

本表按回答人数多少从高至低排列
.

面写上
“

装修
、

搬运泥砂
”

等等
,

实际上除了这些外
,

只要有人雇他们什么都可以干
。

如珠

江电影制片厂每天都要雇些人做临时演员或搬运东西
,

久而久之竟然在厂门口形成了一个劳

动力市场
,

每天都有一群人在那里候工
,

竟争很激烈
,

工价很低廉
;
单干一行的人不多

,

如

补鞋的
,

通常还兼修伞
、

卖鞋垫
、

鞋油之类的小商品
;
做木工的常兼做油漆

,

甚至收购旧家

俱翻新以后来卖
;
捡破烂的也就连捡带偷

。

总之散工为了适应生活采取了多样的应变方法
。

(三 ) 散工的来源和动因

散工的来源
,

见表 3
。

主要来源于湖南
、

四川
、

江西和浙江
。

湖南
、

江西以临近广东的湘

南和翰南的最多
; 四川则大部分来自川中和川东

;
浙江以金华地区为多

。

农 3 傲工的来派
.

样本橄 146

湖南 49 浙江 10 河南 5 其他 2

四川 4 7 广西 8 江苏 4

江西 12 贵州 6 新疆 3

农 4 傲工来广方式和来广原因 样本擞 82

来广州方式

独 自闯来

老乡介绍

朋友介绍

亲戚介绍

其 他

2 8 ( 3 4 % )

2 7 ( 3 3 % )

1 5 ( 1 8 % )

1 0 ( 1 2铸 )

3 ( 4 % )

来广州原因

广州赚钱多

家乡田少
、

人多
、

没活干

广州好找活干

其 他

2 9 ( 3 5肠 )

22 ( 2 7% )

1 9 ( 2 3 % )

8 ( 1 0% )

低

散工来广的方式
,

以独 自闯来为多
。

其次为老 乡
、

朋友介绍
。

而亲戚介绍的不多
。

据我

们考察大部分为成群结队的南下
,

他们的所谓朋友
,

八九都为老乡
。

来广的原因
, 、

最多的说

是
“

广州赚钱多
”

所以就来了
。

来广原因这一问题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
,

但回答却意外的集中
.

也与传统的
“

推拉
”

理

论不谋而合
,

首先是
“

拉力
” ,

从传播媒介或其他渠道
,

知道广州是开放城市
,

赚钱多
,

好找

活干
;
另一方面是

“

推力
” 。

这就是家乡地少人多没有多少活干
。

散工来自内陆的几个省都是
人口高密度的省

,

许多人回答人平耕地都不足 5分地
;
地少

,

劳动力多
,

而内地乡镇企业又

不发达
,

第三产业更不发达
,

就业机会少
,

所以向外寻找发展机会
。

从表 1 可知
,

散工以男
·

4 9
·



青壮年为主
,

且大部分是未婚
。

调查表明赚钱结婚是大部分未婚者来广州的目的
。

由于有严

格的户籍管理制度
,

散工知道无法在广州长期呆下去
,

因此除了修鞋
、

木工之类的手艺者外
,

大部分回家结婚后很少返回来
。

目前
,

中国农村男青年结婚的费用越来越高
,

压力很大
。

需

赚一笔钱建新房和筹备婚事
。

有一部分人是家乡受灾
,

也有几个高中生是高考失败
,

负气出

走
,

这也是一种推力
。

(四 ) 散工的工作倩况

散工所从事工作
,

是本地人认为重
、

脏
、

累
、

低贱的工作
。

这些工作对于一个城市来说

是不可缺少的
,

散工实际上是填补了这一空缺
。

这些空缺的出现
,

大致在 80 年代中期
。

由于

缺乏劳动力
,

所以报酬较高
。

但随着散工的大量流入
,

形成了巨大的劳动力后备军
,

供大于

求
。

所以
,

一些老的散工
,

老是感叹前几年生意好
,

赚钱多
,

而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
。

1
.

每月收入 手工业劳动者工资较为稳定一般回答有 3 00 元左右
,

实际收入应该超过这

个数
。

而其他的散工则在 1 2 0一 3 00 元之内波动
。

生意不好的人
,

则说只能够交房租和吃饭
。

2
.

找工方式 最多的是坐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等人来请
,

所以在广州市的一些街头
,

随意

都可以看的三五成群的人等工
;
其次是自己找

,

到居民点或市场去找工做
;
其三是亲戚朋友

介绍
。

3
.

工作时间 通常都是早出晚归
,

有事干就长达 15 小时
,

有时无事可干
。

不同的行业
,

工作时间长短不同
。

手工业者工作的时间比较 固定
,

而另一类散工通常时间不长
,

但干的活

都是突然性的
。

总的来说
,

散工认为他们的工作不太顺利
,

由于同行的竟争厉害
,

工价越压越低
。

相对

来说
,

做手艺者收入要好些
。

(五 ) 散工的生活情况

散工的生活 比较清苦
,

无论是居住条件
,

还是吃饭都比较差
,

更不用说娱乐生活了
。

1
.

住房 散工主要是合租农 民屋居住
,

或者是住在违章建筑中
。

青壮年通常 8一 10 人合

租一间房
。

有家庭的则一家人租一间房
,

多个家庭合住一套房
。

少部分人住在低廉的旅馆中
,

这些旅馆房间里摆满双架床
,

每个人租一个床位
。

那些捡垃圾的则自己搭 一些简便房子居住
。

2
.

吃饭 大多为早晚自己做
,

有的是同一房间的人合伙吃
,

一起买米
、

菜
,

轮流做饭
;

有的是一家人自己做饭
。

中午很少做饭
,

或者是买快餐
,

或者是在单位饭堂吃饭
。

每个月伙

食费 90 一 1 20 元
。

大多都没有厨房
,

就用几块砖头搭个锅台在墙根下
,

捡一些树枝
、

木头做

燃料
。

饭菜很简单
,

煮一锅饭
、

一锅菜就行了
。

什么便宜就买什么吃
,

本地人不吃肥肉
、

猪

油
,

就专买这些吃
。

有些快餐店是专为这些散工开的
,

价钱很便宜
,

1
.

50 元一份
,

份量也很

足
,

粗米饭加上一些肥肉炒青菜
。

3
.

病伤情况 大多是青壮年很少生病
,

小病不进医院
,

也不吃药
,

大病则 回家
。

调查中

发现一个出租屋中有一病人 已躺了三天
,

也没进医院
,

说是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
。

工作时

受了伤
,

也不去医治
。

一位散工的头被砸破了
,

流血不止
,

到医院止了血就要走
,

是调查者

帮付了钱
,

医院才给缝了针
。

4
.

闲暇生活 散工的闲暇时间是不多的
,

通常劳累了一天
,

回来躺下就睡着了
。

所以对

这一问题
: “

你空闲时干些什么 ?" 的回答最多的是
“
睡觉 ” ,

大约占 60 呱
,

其他依次是
“
打

牌
” 、 “

上街
” 、 “

聊天
” 、 “

看书报
” 、 “

看电影
、

录相
” ,

有的人说
:

唯一的娱乐就是看街上的行

人 !

·

5 0
.

f

才



人

t

由于没有电视
,

散工除了偶尔看看电影
、

录相以外
,

消息的主要来源是报纸
。

有的人偶

尔去公园
、

大商场
、

夜市玩
,

但大部分人都没进公园
、

商场玩过
,

也说不出广州市最出名的

名胜
。

5
.

语言 由于都是来自外省
,

都具有各自的方言
,

所以在自己人圈内都是讲本地方言
,

与外界人交往则是讲普通话
。

绝大部分人都回答听不懂广州话
,

少数人说可以
“
听懂一点

” 、

“

可以讲几句
” 。

散工与家乡的联系并不多
,

除了把多余的钱寄回家外平常偶尔写一写信回家
。

因为自己没有固定的通讯地址
,

丁般收不到什么信件
。

他们也很少回家乡
,

有的过春节回家
,

有的则几年都没回过家
.

6
.

对广州的生活散工大多是适应的
。

调查中表示不适应的仅占 17 %
,

认为适应还可以的

占 4 3呱
,

也有 18 %的人自认为适应很好
,

这个结果出乎意料之外
。

(六 ) 散工的非正式组织结构

散工
,

不同于一般的个体劳动者
,

因为他们不隶属于任何正式的组织
。

虽然他们
“

散
” ,

可是群体之间
、

个人之间是怎么交往
、

怎么调适的呢 ? 或者他们受制于非正式组织? 特设置

了一组问题来探索这一方面的情况
一

。

1
.

同行关系 从事散工的人很多
,

相互之间竞争很激烈
,

抢生意的现象很普遍
,

经常是

采取压价的办法竞争
。

最激烈的是抢地盘
,

比较好的地方尤甚
,

通常以谁早到归谁为原则

(同乡之间 )
,

有时找老乡的头来协调
,

如果是不同地方的人就可能发生争吵和斗殴
。

最后归

谁做生意
,

由雇主来裁决
。

他们不会与雇主争吵
。

因为如果发生间题既不利于自己的生意
,

亦

可能会惹麻烦
。

2
.

与外乡人关系 散工通常都是成群结队而来
,

由同乡组成
,

居住和工作都是同乡在一

起
。

一个普通的散工与同乡的联系网络可 2 00 一 3 00 人
。

因此
,

他们与外乡人接触并不多
,

相

互之间很少来往
。

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往往在较固定的范围内做生意
。

如新港中路以西是四川

人的地盘
,

以东为湖南人的地盘
。

当发生抢生意抢地盘的事时
,

无法正面解决
,

就集体汀群

架动用刀棒等
。

这类事件从不会向城管处或公安局报告
。

因为管理部门知道了
,

会抓住他们

罚款或遣送回家
。

手工业劳动者则基本上按行业分类
,

如浙江人以修鞋为主
,

江西人弹棉花
、

做木工
,

河

南人搞杂耍
、

捡破烂
,

新疆人倒卖票证
。

这样非同乡之间没有什么利益冲突
,

因而矛盾不大
。

3
.

老乡中听谁的 ? 许多散工对这一问题避而不答
,

或者是答平等
。

实际上已存在权成人

物
。

在 3一 5 人一组的散工中
,

讲价是由一个人讲的
,

别的人虽也参与意见
,

但一旦与雇主摆

板就都听从讲价人的
,

这个人实际上是一组的头
,

通常讲话比较圆滑
、

流利
,

来广州的时间

比较长
。

在一大群老乡中也有几个头
,

负责协调老乡之间的冲突
.

我们问
“

为什么要听这些

头的?" 回答不外乎
:

他比较公正
,

他有一帮人
,

他比较有经验等
。

从散工的交谈中得知
,

已有黑社会存在
,

其中有一称为
“

菜刀帮
” ,

是由四川人组成的
,

具体人数不详
,

有的说有 70 一 80 人
,

有的说 2 00 一 3 00 人
.

菜刀帮每个月定期抽取他们的地

皮费
,

每个人 5一 10 元
。

每个散工都得交
,

如果拖欠就会遭毒打
。

有一位四川青年
,

是一位

复员军人
,

因为拖欠就被打开了脑袋
,

在医院逢了十几针
。

这些菜刀帮
,

收了钱就负责
“

保

护
”

他们的地盘
。

有别的帮来争地盘时
,

就会出面或者是讲和
,

或者大打出手
。

我们在散工
聚集的餐馆中

,

就亲眼见帮派之间的打斗
,

许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
。

4
.

定价方式 散工虽然散
,

但开价都比较统一
。

如拖一车砂是 12一巧 元
,

每上一层楼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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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一元
;

搬运一包水泥 0
.

5一 1元
,

楼层高再加
; 补鞋

、

弹棉花的价格大致都差不多
。

散工

们说定价是按成本
、

难度
、

时间综合计算的
,

如一天的工资 (8 小时 ) 是 12 一 20 元
,

加班每

小时不低于一元
。

通常先开高价
,

再讨价还价
;
碰到不懂的雇主就有一笔好赚

,

碰到懂的就

没什么赚头
。

只要比成本高就会成交
。

(七 ) 与本地人的关系

散工的居住和工作都要与本地人发生关系
,

因此关系的好坏
,

对他们的生活适应有很大

的影响
。

1
.

与本地政府的关系

中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
,

外来的散工必须在居住地登记并领取暂住证
。

暂住证从

三个月到一年不等
,

到期必须重新登记延期
。

因此
,

基层行政单位经常定期进行检查
,

检查

无证件者
,

和过期不登记者
,

一般是进行罚款
。

调查中发现
,

政府的检查并不是经常性的
,

只

是遇到重大节日
,

或大规模的活动 (如大型运动会 ) 之前来检查
。

凡是未领取暂住证或到期

未重新登记的
,

不管有无违反条例
,

均被处以罚款
。

检查的机构有街道
、

村委会的治安管理

人员
,

亦有公安派出所的人员
。

2
.

与城管人员的关系 城市中除了正规的公安人员以外
,

还有城市管理办公室
,

负责城

市的治安
、

环境卫生的管理
。

这些机构通常都雇用一些临时的工作人员
,

尤其是保安
。

散工

对城管人员的意见最大
,

因为城管人员借
“

城管
”

之名常对散工进行检查
,

乘机敲诈勒索
。

有

的是定期检查
,

实际上是定期收钱
。

如果不交钱
,

轻者是没收工具和行头
,

重者是遭毒打
;
甚

者把散工关押起来
,

要拿钱来赎
,

一般是 1 50 一 300 元
,

否则就送收容所
,

进了那里将被强制

遣返故乡
。

散工被城管人员罚款的人占多数
,

尽管他们遇到这些人会躲避
,

但总有躲避不及

的时候
。

3
.

与税务人员关系 散工绝大部分与税务人员无关系
。

因为散工收入不固定
,

工作亦不

稳定
,

税务人员无暇来顾及他们
。

5
.

与房东的关系 散工与房东关系都相处 比较好
,

他们说的只要按时交租
,

房东平常也

不管他们干什么
。

6
.

与当地人的关系 除了工作的事以外
,

散工与当地人没有什么交往
。

因而很少冲突
。

散工大都不懂本地方言
,

他们感觉本地人看不起他们
,

或者是可怜他们
,

也有些人认为本地

人对他们很好
。

笔者认为由于他们与本地人缺少交往
,

生活在 自己的文化圈里
,

对本地人的

看法都是凭一种感觉
,

或者是想当然如此
。

有些散工说
,

一旦与本地人发生冲突
,

吃亏的总

是他们
,

因为公安或城管人员总是站在本地人的一面
,

因此吃了亏只能忍一忍
。

沙

带

才

表 5 散工态度 t 表 样本擞 82

如有可能您愿意在广州长住吗 ?

您打算到广东其他地方去闯一闯吗 ?

要您去单位或工厂做临时工愿意吗 ?

吃得苦中苦
,

方为人上人
,

您赞同吗 ?

许多人都说广州人精
,

您说呢 ?

愿意

3 4铸

2 7铸

5 5%

赞同

2 8呱

4 1%

没打算

1 2%

1 0%

2 9%

很难说

5 1%

3 1呱

不愿意

5 4呱

6 3呱

1 6弧

反对

2 1呱

2 8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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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设计了一组 5 个问题测量散工对广州
、

广州人
、

成就动机几个方面的态度
。

(见表

5 )

从表中可以看到
,

散工大部人并不愿意在广州长住下去
,

因为散工来广州的目的主要是

赚一笔钱回家用
,

或是娶妻
,

或是建房
,

或是作为进一步投资的资本
。

当我们问为什么不愿

长住 ? 大多人回答是
“
人生地不熟

” 、 “
干力气活老了就不行了

” 、 “
家乡总比这里好

” .

第二个

间题是想测试散工是否有进一步迁移的动机
,

也就是人 口移动中的
“

梯级移民
” ,

但回答的结

果 63 呱的人不愿意
,

10 %的人没有打算
。

原因大概有这么些
,

听别人说
,

或是自己已经到过

别的地方
,

大致与广州差不多
;
此外认为广州大

,

机会多
,

管理也松一些
。

这样说明
,

外来

劳工到二个地方就沉淀下来
,

而不继续移动
,

这样发展趋势是越沉淀越多
。

第三个问题是想

测试是否散工愿意找一个较 为固定的工作
,

有 55 %的人同意
,

也有 16 呱的人不愿意或不置可

否
。

进一步的访谈中得知
,

散工中有一部人曾经在一些工厂做临时工 (主要是合资厂
、

私营

企业 )
,

因太苦才出来干散工的
。

愿意进厂干的人大多是没有进过厂的
,

或者是寻找位置失败

的
,

因为大部分工厂愿意雇女工
,

而不招男工
。

一些散工感叹说
: “

世道不同了
,

男人还不如

女人 !" 第四个问题是测试成就动机
,

结果赞同的只有 28 铸
,

51 铸的人认为
“

很难说
” ,

而 21 呱

的人干脆反对
。

由此可见
,

散工认为很难改变他们的处境
,

只是抱着干一天算一天
、

能赚多

少钱算多少钱的心理
。

最后一个问题是测试对本地人的态度
,

结果与我们观察和访谈相吻合
,

大部人与本地人的关系是协调的
.

二
、

问题与讨论

散工虽然是人口迁移的一种类型
,

但其适应方式是独特的
。

笔者认为外来散工具有一种

次文化的特征
,

散工与自己的同乡交流
,

保持着自己的语言
、

饮食习惯
,

并且想方设法聚居

在一起
,

对家乡有着强烈的感情
。

这种次文化并没有融人广州文化之中
,

他们既不懂广州话
.

亦不与本地人进行除做工以外的交往
。

当然由于做工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
,

不同的地位阻止

了交往
,

所以当问及对本地人的看法时
,

他们说不出什么东西来
,

因为他们虽然生活在广州
,

其实对广州缺乏了解
。

他们既答不出广州市的市长
,

广东省的省长是谁
,

也不知道广州的风

景名胜
。

所以他们只能根据 自己的感觉
、

推理来评价本地人
。

前面曾提出过一个感到意外的结果
:

这就是大部人回答对广州的生活适应很好
。

按常理

外来散工干的是最没有人愿意干的活
,

居住生活条件都是那么差
,

还受到那么多不平等的待
遇

,

许多人都经历过种种挫折
,

怎么还会说适应得很好呢? 笔者以为有这么几点原因
,

首先

散工的适应是一种群体的适应
,

他们在异乡建立起一个相对封闭的次文化
,

因此个人不会经
历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中的文化震撼

。

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没有与异文化正面接触
。

散

工群体就象一只足球
,

被动地被异文化踢过来踢过去
。

其次
,

适应好坏的标准不同
,

笔者以

及调查者是从我们的生活水准去看待散工的
,

因而把散工视为社会底层的被人忽略的一群人
.

而散工绝大部分是来自经济落后的地区
,

有的来自贫困地区
。

他们在家乡的劳动强度和生活

水准也许还比不上现有的水平
.

在广州他们多多少少可以赚些钱
,

一 日三餐也没什么问题
。

丛
他们的角度来看

,

他们在广州的生活是适应得不错的了
。

其三
,

中国人有爱面子的这一特点
,

湖南人
、

四川人尤甚
。

也许他们怕回答不好
,

使人觉得他没有能力
,

扫面子
。

当然这不是主

因
,

但个别人难免不会有这样的心理
。

外来散工的这种适应方式
,

既与文化特征相连
,

亦与政府的现行户籍管理政策相关
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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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
,

一个人一出生就拥有一个户口
,

这个户 口就象一个紧箍咒把人牢牢套住
。

户 口

禁锢着人们 自由迁移
,

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一生命运
。

户籍管理制度严格地控制着城

乡之间
、

地区之间的迁移
。

从 50 年代开始
,

就有成群的农民涌入城市和工矿区谋生
,

可是由

于这是没有计划和没有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运动
,

因而被斥为
“

盲流
”

(盲 目流入城市 ) 而被

强行遣返原籍
。

从那时起盲流成为民工潮的代名词
。

① 而这个名词本身的涵义就是留宿街头

的
,

愚昧而肮脏的乞丐
,

代表着社会的最底层
。

这种政策体系实际上是影响散工次文化形成
,

而不融入主体文化的根本原因
。

无论是 50

年代
,

还是当今的民工潮
,

都是推力和拉力综合作用的结果
。

中国农民在走出家门迁往各地

时
,

从来没有思考过户 口管理政策的合理性
,

甚至连现行的政策是否会改变也没有想过
。

相

反
,

他们逆来顺受
,

带着一种负罪感前往异乡寻找机会
。

也因此
,

他们到了异 乡总是牢牢记

住他们是外地人
,

永远改变不了这种身份
。

前面所说的那些浙江人
,

在广州工作了 10 年之久
,

不但从未有在广州安家立业的打算
,

相反还在家乡盖起了一座座无人住的房子
。

也因此 ; 当

他们被强行遣返
、

整顿
,

或者是被堵住不准前往他乡时
,

亦没有什么大的怨言
。

也许总有一

天他们会间
: “

我们拥有同样的天空
,

我们拥有同一块土地
,

为什么没有同样的权利 ? ”

在这种户籍管理政策的影响下
,

使政府和社会各界形成了一种固有的观念
:

视民工潮为

洪水猛兽
,

似乎外来民工是一种动乱的根源
。

因此
,

一旦出现民工潮总是想办法怎样堵
、

疏
、

整
、

压
。

这样就不难理解
:

为什么散工干的是最重
、

低残的活
,

所得并不多
,

受到各种势力

的欺压
,

还会成为政府每一次整顿市容时的重点清扫对象
。

所以要解决外来民工 (包括散工 ) 问题
,

首要的是改变和更新观念
。

社会愈发展
,

人口

的迁移就会愈频繁
。

民工潮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结果
。

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立合适的政策制

度
,

过去那套方法显然是不适宜的
。

试想一下
,

散工每次都是整顿的对象
,

可是
,

为什么总

是整而不止
,

甚至越整越多呢 ? 正如前面散工动因分析时所指出的
,

一方面是推力
,

越来越

多的劳动力后备军加入散工队伍
; 另一方面就是拉力

,

那就是广州确实为散工提供了做工赚

钱的机会
。

因此笔者认为
,

之所以散工禁而不止
,

是因为散工满足了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
。

实

际上散工工作成为城市经济中不可缺少的辅助部分
。

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
。

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
,

生活水平的提高
,

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改变
。

过去强调
“

革命工作

无贵残之分
” 、 “

劳动者最光荣
” ;
加上城市中从事散工工作的人收入不薄

、

且缺少改变职业的

机会
,

因而没有缺乏这方面劳动力的现象出现
。

自改革开放以来
,

就业的门路增多
,

收入差

距拉大
,

城市中原来从事散工的人纷纷转行干别的
,

需要劳动力来填补这一空白
。

此外
,

城

市发展加速对散工的需求也增大
,

如经常铺设各种管道
、

线路需要挖沟
,

修补各种道路等
。

再

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
,

室内装饰蔚然成风
,

构成了对散工的最大需求
。

外来劳动人口填补了

这一空白
。

由于这些行 当是城市和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
,

自然用
“

禁
”
和

“
整

”
的方

法是行不通的
。

而应该采取管理和协调的办法
,

如规定每小时最低工资制度
,

成立各类散工

的信息公司 (如 目前的搬家公司 )
,

让供需信息交流
,

保障散工的人身安全等
。

当务之急
,

是解决散工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问题
,

这也是散工们向我们一再倾诉的间

题
。

散工缺乏人身安全保障有这么几种情况
:

其一是各类城管人员对散工不明不白的敲诈勒索
,

几乎每个散工都遇到这种情况
,

有些

八

介

① 郭书田
、

刘纯彬等著
:

《失衡的中国— 城市化的过去
,

现在与未来》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 9 0 年版
,

第 14
、

31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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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找各种理由勒索 1 0元
、

20元才肯罢手
。

否则轻者遭毒打
,

重者送到收容所
。

其二是
“
地头蛇

”

强行勒索地皮费
。

散工出外找地盘一般都需经过
“
地头蛇

”

同意
,

并

向
“

地头蛇
”
进贡才有立足之地

.

散工对此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
,

因为
“

地头蛇
”
是有势

力有帮派的
,

且各方面都有熟人
。

例如我们访问过一群 由村支书带领的四川人
,

村支书每天

要交 4 元
,

其他的人每天交一元
。

其三散工中的部分痞子
、

流氓拉帮结派
,

偷盗
、

抢劫无恶不作
。

据反映这些人都是 o7 年

代以后出生的
,

无家无业
,

南下广州后不愿劳动
,

就组织起来干多种非法交易
.

他一夜可以

偷上 10 辆自行车
,

以 5一 10 元价格出售
,

并时常勒索散工
,

勒索不成见面就打
。

公安机关对

此不太理睬
,

有时抓人
,

不管青红皂白好坏一起抓
,

抓得最多的是一些老实的人
。

其四是散工之间为争生意而发生的斗殴时有发生
。

尤其是不同地区
、

.

不同省份的人
,

如

湖南人与四川人是死对头
,

常打架
,

老乡之间也常发生争执和斗殴
。

这些事件的结果很严重
,

有时打伤人
,

甚至打死人
。

而公安机关对此也是不闻不问
.

解决好散工的人身安全问题
,

实际上也有助于城市治安的整顿
。

如何管理和协调好散工
,

如何保障散工的人身安全 ? 不能期望在本文中解决
,

笔者仅提

出一点建议
:

这就是建立起统一的管理系统和监督系统对外来人口进行管理
.

目前一方面管

理机构不统一
,

参与对外来人 口管理的机构有 10 余处
,

只是进行一些突发性的统一行动
。

此

外
,

成立了专门机构的地方
,

人员不落实
,

工作效率低
,

服务态度差
。

同时由于缺乏监督系

统进行有效的监督
,

加上执法人员素质差
,

执法犯法
,

敲诈勒索
,

随意拘捕打骂外来民工的

事时有发生
,

因此整顿管理队伍
,

改变仅靠罚和抓的方法
,

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

犯是刻不容缓的大事
。

最终散工的问题的解决
,

有待于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散工持有公平的态度
:

这就是散工工

作是城市经济中不可缺少的辅助部分
,

散工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
; 尽管确实散工为城市

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间题
,

但笔者认为正如不能以交通事故多而禁止汽车生产一样
,

而禁止散

工的生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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